
战国透光镜
失传千年的“魔镜”之谜

郭亮

国庆长假，欣闻“感恩·回馈——胡茂林

先生藏书捐赠暨个人书画展”在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举行，我忙邀他的学生、我市粮票及

连环画收藏家蒋盛武先生前去观展。此行，

我们不但看到了胡茂林老师捐赠给母校一

师的精品图书上千册，展出的精品书画上百

件，同时还喜获他亲笔题赠的《胡茂林书画

作品集》一册，真是喜出望外。

我是 1976 年暑假认识胡茂林老师的。那

年，株洲县（今渌口区）美术教师培训班在该

县华石中学主办，胡老师作为省教研组的专

家和领导下乡督学和辅导，也亲临到这个培

训班指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从

教使用的中小学《美术》教材，就是由他和何

浩中、伍利章等几位老师编写的。我还记得，

那时的《美术》教材第四、六、八册的封面水

粉画《小画家》《悄悄话》《哥俩好》等，就是出

自胡老师之手。每当我看到这些署有“胡茂

林作”“胡茂林等编绘”的美术教材时，心里

头就感到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娱人。

胡茂林先生是桃江人，1956 至 1959 年就

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是当年跟毛主

席一起就读的同学周世钊先生。一师毕业

后，胡老师先后执教于我市第四中学和何家

坳小学。1969 年，调湖南省教育厅中小学教

材编写组，也就是后来的“湖南省中小学教

材教学研究室”，再后来的“湖南省教育科学

研究所”，并且一直干到退休。

胡老师在株洲工作虽只有 10 年，但一谈

到株洲，就特别地动情。因为，这里是他人生

工作的第一个驿站，他在这里结识了我市一

批优秀的美术教师如何浩中、张铁汉、毛绍

基等；同时这里有他的爱徒蒋盛武、袁定瓒、

余意华等；有他的一批画家朋友如向墨林、

陈和西、徐北翔等；甚至他的美术处女作，也

是在我们《株洲日报》上刊发的。他还记得，

当时株洲日报美术编辑有贺安成、梅剑龙、

易乃光等人。

胡茂林老师是美术全才，水彩、水粉、油

画、国画，工笔人物、写意花鸟、人物写真，无

一不精。如这次展出的领袖人物画像毛泽

东、刘少奇、习近平，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以及老教师、老教授、老农等，个个形神兼

备，惟妙惟肖。我很喜欢收入在该画集里的

那组水彩风景与人物，如 1962 年画的《湘江

小景》，1963 年画的《株洲雪景》，和同一时期

画的《初中女学生》《戴草帽的初中生》等，幅

幅色彩明快，情景交融。像《湘江小景》，画的

就是株洲轮渡码头，近景是几条落下帆的货

船停靠在绿茵茵的河岸，一只载客的驳船正

在等候一行挑着各种货物的人上船；远、中

景是白帆片片，破浪前行，真是一幅如今难

以见到的昔日风情。又如《株洲雪景》，画的

是市邮电局楼与市中心广场下雪的场景。此

幅街道两边的房舍、电线杆、法国梧桐以及

街道两边的绿化带等，全覆盖在一片白雪皑

皑里。人们头戴大棉帽和系着各色围巾，急

匆匆地穿行在街市中，是一幅难得的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的株洲市景图。让人观之，不由

生出许多的联想……

胡老师在株洲市四中和何家坳小学教

书时，学校每年的优秀学生，都是由他画张

素描张贴在宣传栏里，以示表彰。在他的这

本画集里，就收有他 1963 年画的优秀学生

《余意华像》《戴草帽的初中生》和 1973 年画

于醴陵的《解放军连长全身像》，以及 1976 年

画的《渌口女青年像》等。这批水彩人物和素

描人像，可说幅幅笔精色妙，生动传神，极见

功力，难怪湖南省教育厅慧眼识珠，极早地

把他从株洲调到省里编写中小学美术教材，

并且委任湖南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湖南

省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等职。

可以说，胡茂林老师是湖南美术教育界

里的一位老前辈、老黄牛，他不图名不图利，

几十年默默地耕耘，却没有办过一次像样的

画展，正如《湖南美术基础教育简史》中对他

的评价，“几十年来为湖南美术教育呕心沥

血，多次在调研、教研中病倒。在他的主持

下，主持编写了 4 套中小学美术教材，以及教

参、教案等，为规范湖南中小学美术教学作

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今，这久违的画

展总算如期举行，我也为年过八旬的胡老感

到高兴，并写下这些文字以为祝贺。

在 人 们 的 生 活 中 能 遇 到 数 不 清 的 桥 。

最早以前，人们砍木头做独木桥；接着，人们

学会了用石头和砖架桥；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又学会了用水泥钢筋造桥……这些数

不清的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快捷和

繁华。

桥，不只是架在江 、河 、沟 、渠之上，也

“架通”了人们生活的其它领域；桥，是绝处

逢生的一条通道，就像一条远方的长虹出现

在渴望者的心上；桥，有滚滚大江上气势宏

伟的跨江大桥，有崔嵬险峰上“去天不盈尺”

的栈道天桥，有江南水乡古朴典雅的流水小

桥，有人工湖畔供人玩赏的石木拱桥……无

论什么样的桥，都是增进来往的重要通道，

缩短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距离，使天堑变成

通途。

在我们的家乡——攸县城西洣水河之

上亦横卧着一座老桥，它沟通了河流两岸的

交通，成了人与人交往的纽带。现如今，我们

虽已到了两鬓斑白之年，然而心中总有斩不

断的情丝，总是不忘隔三差五地要来到横跨

洣水河的攸县城西钢筋水泥结构的老拱桥

上，凭栏远眺，联想翩翩……

筑桥往事
横卧于洣水河上的这座拱桥，全长只有

300 多米。她，虽不具赵州桥的古雅，也没有

武汉、南京两座长江大桥的雄伟，然而她却

有着自己独有的历史和幸福的往事……

那是公元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初

夏的阳光普照着大地，悠悠千古的攸县城西

洣水河的古渡口，淼淼的河水泛起新月的涟

漪。这里在等待一个幸福的时刻到来，要迎

送一位叱咤风云的巨人——伟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

这天下午五点多钟，车队风驰电掣地驶

向洣水河渡口，毛泽东主席乘坐的小车稳稳

当当地停在渡船上。忽然，一阵好奇的和风

轻轻吹起车上的窗帘，透过车窗有人见到毛

主席微笑着注视着江面的波涛，扬起了他那

指点江山的巨手……

有人说，这是他老人家在向攸县的父老

乡亲们挥手致意。也有人说，这是他老人家

在与同行的领导指示着“这儿要架座桥”。

当 年 为 毛 主 席 摆 渡 的 船 工 谭 同 和 说 ：

“那天我见到毛主席和俺们家墙上贴的他老

人家的像一模一样的，他用手指了指河两岸

说，‘这儿应该有座桥’。”

这里需要一座桥，这里应当架座桥。这

不仅是领袖的指示，更是洣水河两岸人民的

希望。

河边的老人们说他们曾多少次梦中见

过河上有桥，但也有两次不是梦中而是真正

见到了桥，并且为搭桥出过力。

头一次是北伐战争，那一年叶挺先遣部

队率领着北伐将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踏着

近百只船横连在一起的浮桥由南而北浩荡

而去；另一次就是解放军大军南下，也是踏

着河上的浮桥，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般的

气势向洣水河南岸挺进……那场面之壮观

真是亘古未有。然而浮桥的展现毕竟是一刹

那间的事，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悠悠岁月，滔滔洣水，世世代代承载着

一个梦想，一个渴望——“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而今这已不再是老人们的期盼，

也不只是诗人的呼唤，已成为几十万攸县

人，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

毛主席的车队走过不到一年时间，洣水

河畔就来了一支数百人参加的建桥大军，他

们之中大多数是洣水河两岸的男女青年农

民。在长达十三个月的日子里，他们不顾冬

日严寒，也不管唇枪舌剑的所谓“路线”辩

争，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铺就成领袖和人

民的心愿，要架起洣水河的脊梁——拱桥，

要使南北交通干线 106 国道连成一线，再无

天堑。

数百个日日夜夜啊，大桥的建设者们献

上了一片忠心，一腔赤诚，甚至还有人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新的征程
桥，是路的咽喉，路是桥的延伸。

当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途经攸县时，

攸县境内仅有两条公赂，总长不超过一百公

里。据 1992 年有关资料显示：那时攸县境内

能通汽车的公路已多达 334 条，总长 1800 多

公里，攸县全境 502个村 7004 个村民小组，除

一个组因高山阻隔不能通车外，其余全部进

入公路网，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村村组组通

公路的县。

历史跨入新世纪，到如今又经过了 4 个

“五年”计划，攸县公路事业建设亦进入快车

道。重点项目可圈可点：争取部分县、乡、村、

组道和大部分农户家门通混凝土路；着力新

建酒埠江旅游环线，新建衡炎高速公路及攸

安连接线，新建武深高速公路及 5 条连接线；

新建网朱公路连接京珠高速公路；全面改造

S315（S316）与网酒公路成为旅游专线。攸县

截至 2019 年，全县有各类公路 7990 公里，实

现乡乡、村村、组组和大部分农户通混凝土

路，形成“四纵六横”的公路格局。

2004 年 1 月 9 日，攸县县政府举行洣水

公路二桥建设开工庆典仪式。该公路大桥北

起原城关镇西阁庵接攸州大道，南至菜花坪

镇谭桥村接衡炎高速公路攸安连接线，全长

452.12 米，总投资 2700 万元，并于 2005 年 12

月 26日毛泽东主席寿诞日建成通车。

至此，洣水公路一桥、二桥（除火车铁路

桥）均体现出与毛主席的情缘。

缩千里为咫尺，联两地成一家。跨天堑

似彩虹，飞江河美如画。输车俩奔四方，送行

人闯九州。

攸县境内江河甚多，溪流密布。过去，人

们渡江由木排、竹筏、独木桥、双木桥，发展

到建设石平板桥、石拱桥。新中国成立前，全

县 有 木 桥 380 多 座 ，石 桥 970 多 座 。至 2019

年，全县有公路桥 756 座。其中，特大桥（洣水

河公路一、二桥）2 座，大型桥 49 座，中型桥

147座，小桥 558座。

环顾四境：“通衢千里盘环处，几见高路

入云端！”昔日所谓“湘东奥区”的形容早已

成为历史。

月白风清，良夜轻柔，横跨洣水河之上

的两座大桥此时已成了人间鹊桥。倩女靓

男，对对情侣虚怀当风，耳鬓厮磨之际或许

要互赠情诗“算人间知己唯你我，春江明月

共此时”。也许有过往的骚客对云路清霜，南

北通途而生起一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

洋捉蹩”的豪情。

如新月似彩虹的洣水河大桥，你应承载

的恐怕不止是历史的荣耀，更多的则是今天

的步伐，明天的自豪！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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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风流 美术教育名家胡茂林与株洲的情缘
马立明

胡 茂 林 素

描《余意华像》

胡茂林水彩画《株洲雪景》

攸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块战国透光

镜，说起这玩意，古人充满了很多的掌

故。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

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

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

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

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

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

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

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

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

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

人别自有术。”

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记一生

所见所闻，并有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记

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被英国科学

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

里 程 碑 ”，在 国 际 上 都 具 有 广 泛 的 影

响。上引条文出自《梦溪笔谈》卷十九

“器用”篇，记录了一块透光铜镜的诸

多外在表征，并对其透光原理进行了

科学分析。

按沈括之记载，所谓透光镜者，除

了常规的镜子之用外，更有神奇之效

果——如果将阳光对准镜面，镜子背

面对着墙壁，就能把铜镜背面的花纹

与文字完整地映射到墙上，如同光线

从镜子背面穿透了镜体，再映射到了

墙面，看起来极具神秘色彩。也正因此

极具神秘色彩的视觉效果，透光镜被

传到日本后，被称为魔镜，在江户时代

曾广泛流传于上层贵族阶级之间，被

誉为“国宝”，直至今日，也被日本政商

界高层作为馈赠的贵重礼品，2014 年，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梵蒂冈，

即将一面“魔镜”作为礼物呈送给罗马

教皇。

当然，沈括不是第一个将神奇的

透光镜记载在书中的人，隋末王度有

传奇《古镜记》一篇，叙主人公王度、王

绩兄弟借古镜降妖祛疾事。古镜降妖

祛疾之说，自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

倒是文中对古镜形制之描述，“承日照

之 ，则 背 上 文 画 ，墨 入 影 内 ，纤 毫 无

失”，可不就是沈括书中所记的“透光

镜”吗？

遗憾的是，透光镜的制造技术不

知因为什么缘故，从北宋后就失传了，

自《梦溪笔谈·器用》提过透光镜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透光镜在文本资料里出

现过，再加上明中叶后玻璃制品不断

传入中国，相比粗笨的铜镜，轻巧且廉

价的玻璃镜子显然更为合用，铜镜也

就逐渐退出中国人的生活舞台，更遑

论铜镜中的珍品“透光镜”了。

幸运的是，古人的随葬之俗给了

早就失传的透光镜更多的留存空间，

这些年来，国内出土了多块具有神奇

透光效果的透光镜，最有名的自然是上

海博物馆珍藏的那块被认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的汉代“见日之光”透光镜，连当

年的周恩来总理看过后也大为叹赏，并

指示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其神奇的透

光原理，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直

未能取得突破，当然，这是后话。

除了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这块“见

日之光”透光镜之外，他处博物馆亦有

类似的透光镜珍藏，在株洲的攸县博

物馆，亦珍藏着如此一件可以透光的

透光镜。此镜系 1984 年攸县湖南坳乡

（现属宁家坪镇）一村民挖土做红砖时

发现，1985 年文物普查时征集入馆，多

次被外借展出，可以称之为攸县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镜为圆形，面呈古铜

色，锃光发亮，仍可照人，微凸，窄平边

缘。镜背云雷地纹上饰龙兽纹为主题，

内区主纹饰为 3 只首尾相衔、互相追

逐、足踏祥云的神兽，外区主纹饰为神

兽斗龙图——4 龙 6 兽，分为两组，举

爪龇牙，挟风携云，各显神威。镜背花

纹在镜面隐然有迹，镜面在承受日光

时，镜背图案能清晰地映射到对面的

物体上，正是透光镜的典型特质所在。

所以，尽管这块古镜在品相上来说远

不如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那块“见日之

光”透光镜完好，但其造型之生动、铸

工之精美，无不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在

整个湖南出土的诸多古铜镜中都算不

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更遑论还有神奇

的透光效果呢？

关于透光镜的形成原理，沈括在

书中也作出了自己的推测，“铸时薄处

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

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

中现”，意即铜镜铸造时的厚薄不均带

来的光线反射投影的不同，这涉及光

学上的曲率问题，以沈括所处时代的

科学素养，自然闹不清这个光学曲率

问题，也只能归因于铜缩的冷热效应

了。好在沈括总算观察到了透光的效

果是因厚薄不均引起的，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一

些科学家，根据这一方向，经过大量的

试验之后，终于成功复原出已在我国

失传千年之久的透光镜，并弄清了其

透光原理：要让铜镜出现透光的厚度，

镜背除浮雕外，纹饰部位一般需磨至 1

毫米以下，而镜面平凹之间的高差则

要 控 制 在 肉 眼 不 可 见 的 0.01 毫 米 以

内，以防止映像饰容时出现变形。这样

一来，当镜面反射平行光源时，无纹饰

部位的镜面相对较平，反射出的光为

平行光或者漫反射光，而对应镜背有

纹饰的镜面部位微凹，就会产生反射

聚焦光效果，在各部位产生的不同强

弱反射光的作用下，镜背的纹饰图案

就被显示出来，并反射映照到白色的

物体上……

弄清了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再回

到攸县博物馆馆藏的这块透光镜，据

文物专家就其纹饰及规制判定，这方

铜镜为战国中晚期作品，彼时铜镜刚

由祭祀用品转向民用生活品，其高昂

的造价和繁复的工艺也就注定只能是

特权阶层享用的“奢侈品”，尽管现有

出土证据无法证明这方铜镜是否就是

随最初的主人埋入地下的，亦无从判

定战国中晚期的攸县是否有能用得起

如此奢侈的铜镜的贵族存在，但以沈

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这样的透光

“魔镜”在科学技术并不昌明的中国古

代，无疑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既然

我们暂时无法前去上海博物馆一睹国

家 一 级 文 物“ 见 日 之 光 ”透 光 镜 的 真

容，那么，家门口这块品相稍微欠缺些

的透光镜想必也能让你大开眼界，并

默默赞许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手工研

磨水平。

文物名：战国透光铜镜

年代：战国中晚期

出土年代：1984 年

出土地点：攸县湖南坳乡（现属宁家坪镇）

规制：直径 21.8 厘米，穿径 1.4 厘米，缘高

0.7、宽 0.2厘米

馆藏地：攸县博物馆

洣
水
欢
歌

盛
世
新
颜

一
座
桥
的
源
远
流
长

颜
家
连

王
三
艳

洣水一桥 洣水二桥


